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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侃 /文

有人曾经问我，杭州究竟凭借什么，能

拥有如此魅力？我说，对这个问题最简洁、最

明确的回答，就是因为杭州有“三西”：西湖、

西泠印社、西溪。

这“三西”都是三点水的，都与水有着密

切的关联，哪怕是那个海内外金石篆刻研究

成就最高的民间艺术团体，因为它就坐落在

里西湖与外西湖相通的西泠桥畔。西溪与水

的关联就更是紧密了，她的名字后面还紧跟

着一个“湿”，那是一个湿渌、湿淋、湿润的文

字。

“三西”是杭州当之无愧的自然和人文

景观之典范，让人魂系梦牵。“浓妆淡沫总相

宜”的西湖美景自不待言，围绕西湖周边的

各处历史文化景点数不胜数；西泠印社享有

“天下第一名社”之誉，是杭州文化景观的代

表；而西溪是什么？是一片原生态的城市湿

地，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地、

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

园，她的美轮美奂能让每一个人赞不绝口，

来过了还想再来，你当然也不会例外。

西湖的知名度太高了，湖光山色和人文

底蕴确实是顶尖的，西溪只能屈居第二，被

认做杭州的第二大风景区，但这并不意味着

西溪没有超群绝伦之处。同样以水和水景而

论，相传旧时从秦亭山（旧址在今浙江大学

玉泉校区西北）乘船到留下，十八里水路上，

沿途有十八座桥、十八个湾，溪畔有南宋十

八里辇道，直到走进西溪深处，前前后后共

有一百零八个与水相关的景点，这景观规模

够大了吧？如今西溪湿地面积为 10.38平方
公里；西溪湿地内河流总长 100多千米，约
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
域；西溪紧挨城区，距西湖仅有 5公里；西溪
除了水里有鱼，水面上有成群的飞鸟，水边

的树丛则是松鼠等野物的天堂……

据说西溪还可能与中国古典顶尖名著

《红楼梦》有着瓜葛。一位名叫土默热的蒙古

族教师，经过反复研究和推断，认定《红楼

梦》中大观园的原型就是西溪，它的作者并

不是曹雪芹，而是在西溪长大的清代戏剧家

洪昇。不是么？洪昇的祖宅洪园就位于西溪

西侧；洪家兴衰、蕉园结社、高士奇接驾等真

实事件都能在小说里找到对应情节；“三生

石”等杭州标签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大观园

里梅枝参差、翠竹掩映、莲藕满塘、芦苇摇曳

等温润浪漫景致也与西溪毫无二致……西

溪究竟是不是“三里半大”的大观园原型？红

楼梦是不是一场湿淋淋的梦？这件事说起来

确实有点玄，但并不妨碍你把西溪当成大观

园来游玩，至少西溪的沁人之绿是不会逊色

于大观园的。

一曲小溪一曲烟，西溪之魂就是水，所

以游玩西溪，你必须舍车而登船，让水由着

性子推着船走，顺着西溪景区内那六条河流

和鱼鳞状鱼塘，做一番闲适的巡游。在这里，

河港宛若街巷，互相交错着，从各个方向汇

集，又流向四面八方。从任何一个河港汊口

遁入，都是波光粼粼、草树茵茵的景致，都能

从另一个汊口拐回任何一片水域。仿佛水正

主宰着万物，所有生灵和物象都是水衍变出

来的，包括已被淡雾包裹着的你；水又是那

么的俯首帖耳，周边的一切都已变得轻盈柔

软，你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划动它、捧掬它、

泼洒它，但这其实都是水故意设置的假象。

若真的以为水是低眉敛目的丫鬟，那就错

了，对于这脉清水所蓄力量的藐视和造次，

不识水性的你会被毫不留情地咬伤。

到了西溪，你应该感受一下水边居民的

日常生活，那是一种完全能与陶渊明笔下桃

花源相媲美的优雅闲适。有人说，生活在有

水的城市里是一种福气，而逐水而居的人

们，他们的生活已与水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出门便是水，餐餐都有鱼，清凛的水气笼罩

着宅院，水下的莲藕快要成熟了。这“一叶扁

舟，闲看芦花”的生活并非是故作的安逸，而

是真实可信的现实，这可以从当地居民举办

的龙舟赛的欢快气氛中得以感知。

端午节的西溪深潭口忽然热闹起来，以

当地居民为主组成的龙舟出现在这处颇显

宽阔的水面上，紧随其后的是来自杭城各

处，甚至是国外的龙舟队。西溪的龙舟赛自

有它独特的赛法，它不赛速度赛表演，不赛

成绩赛乐趣，比的是众人划桨是否整齐有

力、艄公踩艄姿态是否优美、龙嘴里是否能

压出漂亮的水花等等，这便是专属于西溪的

“花样龙舟”了。这样的龙舟赛自然轻松活

泼、充满乐趣，也吸引了四面八方更多的人

们。

西溪湿地深潭口赛龙舟活动的历史十

分悠久，据载始于唐代，盛于南宋，到了清

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还御封它为“龙舟胜

会”，从此声名远播。

声名远播的当然还有这里幽雅清净的

环境。事实上，唐宋以降，这里就成了文人雅

士的隐逸之地。到了明末清初，隐入此地，成

为闲云野鹤的各方人士就更多了，秋雪庵、

泊庵、梅竹山庄、西溪草堂就是历代隐居者

开创的别业。西溪的庵很值得一提，明清时

期，只有几间茅舍的小庵在此不断出，最多

时竟有 100多个。这里的庵被之为文人庵，
文人经常来此吟诗作画、会友清谈，庵里的

不少僧人其实正是文人。

说到这里，在西溪，羊羔补酒是值得尝

一尝的，这应该在此做个特别提醒。虽说西

溪米酒也是蛮好喝的，羊羔补酒在别的地方

也有，但西溪的羊羔补酒在制作过程中，采

用了肥嫩胎羊、精白糯米和多种纯正中药

材，且用当地的传统方式酿制，不仅清醇爽

适，软糯绵密，还有温胃益肾、补气健脾的功

能。没错，西溪的羊羔补酒用的是这里最清

纯的水，拥有这样的品质顺理成章。

杭州之肾，在我听来，这是对西溪最准

确、最美妙的赞誉。肾是什么？肾是人体须臾

不可离缺的器官，具有排毒和促进造血的功

能，只要功能上稍有衰竭，就会影响人体健

康。人是这样，一座城市不也是如此。显然，

把西溪谓之以一座美丽城市的肾，实在是太

贴切、太形象了。如同巨大的过滤器，因为有

了她，所有污浊都会不由自主地收敛起来，

万物变得清爽洁净，充满生机；人到了这里，

尽享一番吐故纳新、伐毛洗髓，身体得以净

化，心灵得以荡涤，心胸也变得宽广起来。在

杭州，我们还能找到另一处如此绝妙的地方

么？

“千里蒹葭十里洲，溪居宜月更宜秋。鸥

凫栖水高僧舍，鹳鹤巢云名士楼。薝卜叶分

飞鹭羽，荻芦花散钓鱼舟。黄橙红柿紫菱角，

不羡人家万户侯。”（明·大善《蒹葭里》）这一

首景情交融、物我合一的西溪古诗词，是我

最喜欢的。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报告

文学作家）

■ 孙昌建 /文

疫情停划了三年，2023年的端午节，西
溪的龙舟胜会终于又热热闹闹地开场。

是的，西溪是以静和闲而著称。那么一

年当中，一定要有那么几天，要敲锣打鼓地请

一请龙王，要比试比试谁的力气大、水性好才

可以，而且那才是西溪人的图腾和欢乐。

两年前，我参与过一本《龙首》的采访和

写作，那是讲西溪五常龙舟的，积累了不少

素材。今年春天，又接到西湖区的一个小任

务，要写一写西溪小划船的非遗传承人。

所谓西溪小划船，也是跟西湖里的划船

相关联的，老底子杭州人有“西划船”的说

法，这是个简称，意为西湖里划船，或西湖里

划的船，而西湖和西溪都姓西，这妥妥的也

没问题。

一开始有点尴尬的。我是希望直接到类

似船坞或工作坊里采访的，但是被告知，一

时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采访市级传承人

吕瑞鑫师傅是在他位于蒋村西溪里的家里，

采访区级传承人徐金荣和杨金祥是在文新

街道骆家庄社区的会议室里。

以上三位都是西溪的原住民。

骆家庄的徐金荣和杨金祥

徐金荣师傅今年 76岁，身板硬朗，至少
比我要站得正立得直；杨金祥师傅今年也

71岁了，身材敦实。杨师傅是徐师傅父亲的
徒弟，这在业内就是师兄弟的关系。一般来

说，打船修船需要两三个人搭档。

徐师傅说从记事起，他的爷爷和父亲就

是打船的，他从 16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干活
了，当时都是在生产队里做的。一开始是没

有工分的，是在岳坟的西湖船厂里干活。父

亲当时是 2元 3角一工，这大部分钱要交给
大队买工分的，其中 1元 6角可以买十个工
分，这一行一般要等到满师后才能有独立的

工分好赚，否则给别人家打船修船，那最多

能吃上点心，好的还能拿一包烟。

老实说，就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

溪一带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还是可以的。因

为靠水吃水，西溪一带既有河港，又有农田，

农业和渔业等可齐头并进，一旦有了渔业等

副业，就会有现金流，手里有现钱，这是比什

么都重要的。

那时西溪的家家户户都有船，因为这是

出门和生产劳动必不可少的工具，所以那时

的打船修船，苦是苦的，却是一门好活。不夸

张地说，现在有那么多的 4S店，而那时的打
船修船，就相当于开了一家小划船的 4S店。

要说起两位师傅跟西溪小划船的关系，

还先得从西湖里划船说起。

说西溪的船跟西湖的船有关系，这一点

也不假，因为徐师傅和杨师傅，最早都是在

北山的西湖游船公司里干活的，而徐师傅的

父亲还在西湖船厂里干过。两位师傅在游船

公司里干什么呢？修船吗？不，就是在西湖里

划船。一人承包一条船，早出晚归，从西溪骆

家庄到西湖边，骑自行车，不管刮风下雨，一

直要做到 2003年非典来了之后，那实在是
没有生意了，从那时起他们就告别了划船这

一行当。

现在想起来，这也蛮有隐喻性质的。本

是在西溪土生土长的，然而先是在西溪里不

用划船了，于是他们到西湖上谋生，再后来西

湖里也难于谋生了，他们又回到了西溪，这个

时候他们早年学到的手艺又派上用场了。

徐师傅 16岁跟着父亲学手艺，至今已
经整整一个甲子 60年了。杨师傅差不多也
是十六七岁开始学艺。做船修船在西溪一带

是属于学有专攻，它跟一般的木匠是不一样

的。一般的木匠可能会造房子，但不一定会

做船修船。那么做船修船的也不会去做凳

子、做桌子，也不去造房子的，虽然木工的原

理都是相通的。

两位师傅都只读过几年小学，后来采访

蒋村的吕瑞鑫师傅也是这样。这里有一个现

象，西溪一带的四零、五零后，不用说女生

了，男生都很少有读完小学的，他们的学校，

似乎就是西溪本身，主要的技能就是划船，

因为出门就要划船，正如今天出门要骑车或

开车一样。

那个时候，西溪里的物产就很是丰富。

鱼虾、竹笋、柿子、菱藕等，不仅自给自足，还

是能装进船里划到留下闲林等集镇上去卖

的。回想起这一点来，两位师傅脸上的表情

是愉悦的，不太抽烟的他们也都纷纷掏出了

烟来点上。

说到具体打船修船的事情，杨师傅介绍

说，最早也造船的，这些年是以修船为主了，

修船主要是补漏洞，漆桐油，有的则还要换船

板。早些年一般开春之后就要做了，因为西溪

有个民俗传统，即端午是要划龙舟的，这在蒋

村五常一带是个民俗了，一代一代都这么做

的。文新的骆家庄自然也是一脉相承的，现在

的好多船，平时几乎不用的，只是一年划一

次，所以在下水之前总是需要修修补补的。

具体到手艺上，两位师傅都讲到，老底

子基本上是靠手工的，现在电刨、电锯等都

有了，但是有一点还是不变的，那就是好多

活还是要靠手工来完成的，比如敲船钉，虽

然也有冲击钻了，但关键的地方还是要靠手

工，所以修船就是一项体力活。再说了一条

船自重也有四五百斤，一个人是完全对付不

了的。年轻时杨师傅的弟弟也学过这门手

艺，可是学了一个月就不学了，原因就是太

苦了，特别是当时很多活都要大夏天来做

的，实在是吃不消做的，但是两位师傅却坚

持了下来。

谈起非遗传承，两位师傅也是一声长

叹，说没有年轻人愿意学这一门手艺了。徐

师傅说自己的父亲做到 60岁也就不做了，
那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为了保护和传承，社

区安排了一名保安跟徐师傅学。这位保安也

已经 58岁了，年轻时也干过一点，所以千挑
万选就选中了他。

第二次采访到了骆家庄西苑三区的地

下车库，这是一个现场的修船作坊。徐师傅、

杨师傅和前面所说的徐师傅徒弟杨金权都

在忙活着。车库里搁着十来条船，这意味着

这个小区和车库的业主方就是骆家庄社区，

否则车库里是不可能放船的，且也没有哪个

地下车库还有空间可以驳船的。

徐师傅穿着工作服，杨师傅还系着一个

围裙，他们的工作主要还是给旧船嵌石膏，

然后再刷桐油。问桐油的价格，说是 28元一
斤，这几年不时地在涨价。

先是跟杨金权聊了一会，他是边干活边

跟我聊，这倒一点也不违和的。杨说自己也

是土生土长的骆家庄人，现在在做社区的保

安，早年也做过修船的活。社区的保安也是

什么都要做的，因为他们不属于保安公司

管，而是隶属于社区管理的，社区有什么活

动，他们搬搬运运，也都是要做的。现在也的

确没有人再愿意学这一门手艺，自己以前学

过，现在能跟着徐师傅做一阵也是好的，因

为毕竟西溪还是离不开船的，前几年因为疫

情没有划龙舟，但现在疫情过去了，龙舟照

样还是要划的。

蒋村的吕瑞鑫

说了骆家庄的两位师傅，再说说蒋村的

吕瑞鑫师傅。一个月前我已经采访过他，他

说等到找到造船修船的地方，就通知我去现

场再看看，这一等差不多就是一个月。

电话终于打来了。通知我去龙井路 12
号，那是一个西湖游船的船坞码头，在那里

看吕师傅和杨师傅打船。吕师傅是西溪小划

船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他是蒋村人。吕师傅

的搭档杨师傅是五常人，他们是多年的搭

档，原来打船修船都在五常，现在那个地方

也被征用了，所以要找一个能够驳船打船的

作坊工场太难了，因为虽然叫西溪小划船，

但每条长有八米，一个工场里得放多条船，

又不能在露天，但最好又能透气透风，所以

这样的地方太难找了。

吕师傅是 1955年生人，16岁起跟着父
亲打船做船的。后来我发现有这样几个现

象，都是带有普遍性的。

一是无论蒋村吕师傅，还是骆家庄的徐

师傅，几乎个个都是十六七岁开始跟着父亲

学，且至少是父亲和爷爷这两辈都是打船的，

杨师傅跟徐师傅的父亲学，也是这个年龄。

二是学打船和修船，都是术有专攻，不

兼做其他木工的，做船就是做船，不去做家

俱造房子的，有没有兼着做的，目前还不知

道。甚至是做龙舟的龙头，也都是专项的。虽

然吕师傅和徐师傅说都会做龙头，但不是他

们的主项。

三是父亲一辈的一般都做到六十岁就

不做了，因为身体吃不消做了，而现在吕师

傅这一辈，都快要做到七十开外，像徐师傅

已经做到 76岁了，这一是说明现在的人营
养条件好了，还有就是工具的改进也大大减

轻了体力，虽然这仍是一项体力活。

和徐师傅他们不同，吕师傅现在的活主

要是做新船。今年一共要做多少只？要做八

十只，所以可能要做到国庆节也做不完。西

湖里的手划船，跟西溪里的手划船，道理是

一样的，你就是到湘湖里划铜鉴湖里划，也

是一样的。

说起做船，徐师傅说最早的时候做船是

有图纸的，后来做着做着就熟能生巧了。他

说最难的还是下面几块船板，即一个骨架要

搭好。骨架搭好了，也蛮奇怪的，有的船下水

摇起来既感觉到轻，又感觉到快，反之呢就

较为笨重。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吕师傅

说也不太搞得清楚，当然也有的船一下水时

是较为笨重的，后来摇着摇着就会轻快起来

的，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种原因的。

在现场，我看到吕师傅和杨师傅是各做

各的，只有碰到半成品的船要侧个面什么

的，俩人才联手搬动，杨师傅也是五常一带

有名的打船师傅。五常一带之前像杨师傅这

样的有好几位，不过有的是专做龙舟龙头

的，分工较细，但也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后继

乏人，原因是没有这个“市场”了。

在两位师傅干活时，我其实也问不出太

多的内容，于是我开始拍了几小段视频，主

要是拍吕师傅的。从一招一式看，跟常规的

木匠师傅也没有多少区别。有的时候握笔和

握鼠标盘时间久了，看诸如的木工活就有一

种美感。两位师傅的动作简洁有力，所做的

事情就是让木板和木板通过一定的方式联

结在一起，这个“一起”主要还是靠船钉。对

了，船钉较一般的钉子要长一些，所以锤打

起来也要更用力，这个用力首先得用在一个

点位上，不能旁逸斜出。

因为是临近中饭，吕师傅问我是不是跟

他们一起吃盒饭，他们要叫盒饭，我说不吃

了，也不影响他们工作了。吕师傅说他们每天

早上七点不到就赶到这里，下午六点之后才

回家，一天等于要干十来个小时的活，而接下

去马上要夏天了，新船上漆和旧船修补则天

越热越好，因为桐油干得快，质量也就会好。

好吧，修船和造船都看到了。我忽然想

起今年亚运会是有龙舟比赛的，是在温州举

行。一个月前在温州南荡河沿岸曾经看到过

一句标语，大意是“不能跨区域划龙舟”，这

个意思我是懂的，想了想也有点欣慰的。为

什么呢，说明人还是有好胜心和血性的。

想想也是，治水已经大有成效，看着也

是舒心的，但如果能允许下河游泳，下河划

船，是不是会更好呢？去年上半年我曾被关

过一个星期的“禁闭”，地点恰好在西溪，每

天怎么打法无聊又无助的日子呢，就是每天

傍晚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群

小朋友会划着皮划艇从我窗前经过。

（作者系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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